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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走俗雅间 邂逅影视风——浅析李碧华小说与电影的联姻
[摘 要] 李碧华是香港文坛上重要的高产女作家，她创作了大量的小说、戏剧、随笔、等作品，涉及多个领域。她的作品以跌宕起伏的情节，独特的女性视角，以及精心营造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巨大反差为其鲜明特色。作品中既有普罗大众，也有仙凡神妖；既有市井小民锅碗瓢勺，也有诸多的禁忌话题。基于此，由她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国内外影展屡获佳绩，票房惊人。本文试以李碧华小说创作的行走雅俗之间的特色和银屏写作意识，以及改编后的电影的视听关注为研究点，试图探讨在文学于影视两种艺术形式的完美转化，并以期待对中国电影发展有所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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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香港文学，不可以忽视一位在文学界、影视界、新闻界皆占有重要位置的文人—“奇情才女”李碧华。她的作品一贯以言情小说的内容和路线，写尽人世间在情感和爱欲中的百味人生，同时又包涵着“比爱情更丰富的内涵，在历史的、社会的、美学的、哲学的面上给人的思考。”
“小说作品独具特色，雅俗共赏，是一般言情小说所不能比拟的。”
 这是独属于这个香港才女的，一条“行走于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”
，在俗雅间徜徉恣肆。

一、行走俗雅间的影视吸引，小说创作的银屏意识
文学与电影，一个是以抽象的文字去提取读者头脑中的经验储存，一个是以逼真的“视听语言”去撞击受众的感官系统，两者是完全异质艺术话语方式与审美感知体系。
文学家以文字叙述故事，而电影则用形象的视听画面描绘故事。但二者存在着紧密的关系。就出现时间的长短而言，相较于文学，影视艺术仅仅百余年的历史无异于沧海一粟，但就是这短短的百年，迅猛发展的影视艺术吸收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绚烂的文学营养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，文学艺术的宝藏皆为“初出茅庐”的影视艺术所借鉴和创新，时至今日，影视艺术已不仅仅单向的吸收文学艺术的营养，甚至还有所反哺、丰富。

作为编剧出身的李碧华更是深知小说对于影视的巨大影响，在她进行创作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将影视风移入小说文本，在创作姿态上体现雅俗共赏，在文本题材、故事情节、叙事特色、人物设计、语言风格、话题设置上，都涂染了一层独特的银屏色彩。这不仅有利于小说文本的影视改编，也为之后的影视创作搭建了良好的结合桥梁。

实际上借助电影流行于文坛的李碧华，其创作令文学研究者在做学术分类的操作时颇为踌躇。在研究香港作家的学者中，袁良骏就在应该把她归于言情还是浪漫理想派而犹豫
。对此划分的矛盾，她自言：“归入什么行列无所谓，最紧要是有人看。你不爱我，供在神台又如何？先娱己，然后再娱人的享受。”。她细腻的女性视角，与大众欣赏心里契合的创作精神，作品中让人欲罢不能的“边缘性”，“既不在纯文学中心苦思，又不在消费文化的阵营盘桓过久，尝试着走一条‘中庸之道’—其作品既不严肃到无人问津，又不俗到‘走火入魔’，而是熔二者于一炉。”
 在貌似通俗文学的文本中，我们读出了潜伏在生命表面下的深刻思考，关乎命运生存的反思。李碧华机智地持以在俗与雅之间行走的创作姿态，将二者独特融合书写。
（一）永恒的情爱主题
情天恨海，痴男怨女，始终是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共同的永恒主题。“任何好看的小说不外八字真言：痴男怨女，悲欢离合”
。李碧华善于写奇情，无论是人鬼恋、人妖恋、畸形恋等非常态的恋情在她的笔下都归入无法逃离的情爱之海。男男女女在其中或追寻或躲避或沉浮。钟洁玲做过这样的比较，“琼瑶的情，是少男少女的青春游戏，喜艳媚人，喧嚣作态；李碧华的情，全是奇情孽恋，是一种禁忌之花，泣血而开。”
而在诡异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故事外的我们。

《胭脂扣》情系人鬼，可叹一平如花梦。香港石塘红牌阿姑与南北行富家子弟十二少相爱，因身份地位不为陈家所容的两人决定吞食鸦片殉情，可叹情痴如花决然赴黄泉，那十二少终却临时反悔，在阳间继续苟延残喘。如花在阴间苦苦等候五十载，宁愿减少阳寿十年换得十天回到阳间的机会，只为寻找当年赠与她定情信物—胭脂扣的十二少。可惜，鬼尚有情，人却猥琐。

《青蛇》缠绕人妖，只因桃花雨下恩。千岁的白蛇携五百岁的青蛇到人间去寻觅世俗至爱，在桃花春雨下结识了文弱书生许仙。二蛇都知道“这个男人不好，但没有遇到更好的。”
 她们都尽情地痴爱着。但许仙并不相信这种完全奉献毫无要求的爱情。反而致使亲密的两姐妹酸风醋语，反目成仇。最后还给法海引路。白蛇被镇雷峰塔，青蛇蛰伏西湖底。重新改编的民间传说诉说不尽的人妖恋，只是这次情爱的苦果是寻觅的无望，爱的怯懦。

总之，在李碧华的笔下，爱情可以穿越阴阳，跨越古今，时空倒流逆转，妖媚鬼怪来到人间，人与魂可以相爱，不再殊途。这样的情爱是种非常规的浪漫体验，虽然故事中有别离，有怀疑，有背叛，但李碧华仍是在诉说着对人世情爱的追求和渴望。在永恒不变的情爱主题上小说与电影是共通的。
（二）独特的叙事策略
在叙事的策略上，李碧华喜好独辟蹊径，常常采用戏仿的方式，即让历史和经典文学“别具怀抱”与“旧典新翻”，在怀旧和颠覆中体现当下人群的生存状态。李碧华文学作品的题材多为人们所耳熟能详，但是，李碧华终究在自己的叙事过程中写出了新意。虽然改变了一些情节，但没有了说教，用现代人的视角，甚至是现代人的解读，赋予了这些传说和故事以新的生命。

《白蛇传》一直是以歌颂白娘子与许仙二人对于爱情的坚贞与忠贞为主题。如今西湖断桥也成为有情人的旅游胜地。但在李碧华的《青蛇》则幻化成了两个字——勾引。一个传奇的“勾引的故事：素贞勾引小青，素贞勾引许仙，小青勾引许仙，小青勾引法海，许仙勾引小青，法海勾引许仙……宋代传奇的荒唐真相。”
 李氏对于这个故事的另类解读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，原本纯洁爱情的追求变成了情欲充斥的互相纠缠。原本以配角出现的小青成为故事主人公，充当第一叙述者。
（三）剧本化人物
小说中人物形象是读者最关注的,也往往就是贯穿故事的灵魂线索。李碧华多以特殊人群为描写的目标，例如妖怪、妓女、僧人、戏子、交际花等，甚至涉及到了社会主流所不容的荡妇、同性恋等……。在这些人身上，读者既可以找到自身或者是熟悉的环境的影子，又天然有一种疏离感，甚至是幻想的存在。

1、叛逆痴情女

在李碧华的小说里，女性是绝对的主角而且多为颇受争议的“坏女人”。这些女性“不是婊子就是戏子”，而这些非主流的女人并非是大奸大恶之流，她们往往只是不具备或者缺少符合封建传统“贤良淑德”的女性品德。白、青二蛇，终逃不掉被骂为妖的命运，尽管她们心存善念。
在这些女子身上拥有着戏剧性的悲欢离合，刀光剑影，极富有吸引力和视觉形象的可塑性。她们被世人所难以接受，只因对世俗的反抗叛逆。这些女性填补了当下人对于爱情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灵空缺。使得大众在欣赏过程中，得到心灵的补给，求得一份心境的平和。

2、贫血的男子

在李碧华的《青蛇》中白蛇对于男人有这样的评价：“那是一种——叫女人伤心的同类……苏小小的男人，叫她长怒十字街；杨玉环的男人，因六军不发，在马嵬坡赐她白练自缢；鱼玄机的男人，使她嗟叹‘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’；霍小玉的男人，害她痴爱怨愤，玉殒香消；王宝钏的男人，在她苦守寒窗十八年后，竟也娶了西凉国的代战公主……”
可见男子总在扮演着爱情责任背叛者的角色。

《胭脂扣》中的十二少殉情反悔，让如花苦苦等待；《青蛇》中的许仙枉费素贞的恩情，竟企图要与小青私奔，完全是一个见利忘义的虚伪自私的小人；《潘金莲之前世今生》中的武松、武龙，只是在情感面前的一个懦夫。

然而这些男子，竟是被美丽的女人用生命来爱过的。普天之下，男子成了贫血之徒，与痴狂血性的女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李碧华的文中，一再上演着永恒的主题是“痴心女子负心汉”，甚至于即使是生命轮回，仍不能摆脱女子的痴爱纠缠，男人的负心背叛。

二、二度创作下的视听关注，影视视野下的变更
影视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在于两者同为时代的艺术印象，即使表现形式存在不小的差距，终归有着近似的使命——折射历史的变迁；虽各自有着手法的专长，或许艺术特性和美学规范存在些许的不同，但又有着丝丝的联系，更可交融互生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艺术形式是存在着各自的判定标准的。

（一）严肃主题下的再选择
李碧华的小说虽然在讲述各样的情爱故事为主线，但其中包涵了更为丰富的深刻思考。她分别从文化、历史、哲学、美学层面上，向读者展现她眼中所谓的真爱，从她所描绘的爱、背叛、迷恋、复仇，又会发现她细腻笔触下的女性主义、生命意识，她也不会忘记传递她心中的香港意识、中华意识、命运意识、禅宗意识等多重复杂的主题意识。这些都是她作品倾述的意象。
作品的“通俗化”是李碧华的又一特征，这恰恰满足了影视艺术的特质和基本要求，符合了当前影视作品通俗化的潮流。
所以在以李碧华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往往会在其多样的严肃主题下，突出大众易于接受的通俗化主题——情爱主题。让爱情作为一切之源。

(二)社会背景多重处理
李碧华的小说多在历史中穿梭，并反映一些时代背景和社会问题，对待社会背景的处理，不同导演对于不同的小说进行了多重处理。

在徐克导演的《青蛇》中，将社会时代背景淡化了。原本小说涉及的几个背景都浓缩在穿着古装的现代爱情故事里。在有意强化的东方意蕴的视听感下，人们记住了：幽幽的庭院，飘动的轻纱，妖媚的荷花池，白蛇另类的京剧式念白，小青现代感的舞蹈，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和反差。这样的处理，让故事更集中在人物的情爱发展上，可观性更强。当然思想性必然减弱。

陈凯歌导演的《霸王别姬》，在对待社会背景的处理上，陈导强化了在几个时代变迁下对小人物的改变。尤其是对于文革的处理。通过播放革命样板戏，遭受批斗时，蝶衣、小楼、菊仙等人的语言、神情和动作的强化，将在非正常状态下人的卑微和残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
（三）单纯化的人物
李碧华的小说所赋含的深层次思考，多在人物复杂形象上体现。而电影通过主题的再选择，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处理，人物有着单纯化倾向。以《胭脂扣》为例，除了主角如花，小说中还写了袁永定与女友阿楚，他们正经历枯燥实际的恋爱，这在文本中有比较多的篇幅，但在电影中完全推在如花的身后，成为寻找十二少之路上的点缀式人物，甚至是删除了袁永定的姐姐一家，同事小何等。简化其他角色，就是突出如花，单纯地塑造一个为情执着的女鬼。

（四）深化意象内涵
在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中一些意象被有意识地赋予更多的作用，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，在人物情感发展中代表着恋物的情感转移，深化了内涵。如《胭脂扣》中的胭脂盒成为情感的引子，在如花接受，等待，寻找，返还的一系列过程中，如花经历了爱的四季，也成全了自己的痴狂。《青蛇》中一开始法海认为是妖便要收，影片以蜘蛛精被收以后闪耀的佛珠，天空突然降下的大雨，皆暗示法海的过失。法海困惑中放过了行善的蛇妖，并把佛珠放在白蛇的头上让她好生修行。而日后素贞幻化成人也在持珠修行，法海则又在重复了错误。
李碧华的小说与改编的电影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。文学由文字作用于人的心理，为影视改编提供坚实的构成基础，但毕竟两者的语言不同，影视作品更多的是观众直接的体验。李碧华抓住小说创作与影视创作的成功联姻技巧，使得她的小说成为“影视同期书”。
当下，影视文化的蓬勃发展，不仅电影拍摄需要更多的文学元素，文学也需要借助影视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二者需要互助。李碧华作为成功兼容小说和艺术方式的代表，为文学与影视完美邂逅提供了良好的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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